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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旅融合视域下大运河文化带遗产资源开发研究 

冷南羲 

大运河沿线遗产资源丰富，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保护的主要内容、传承的重点对象、利用的核心资源。

文旅开发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主要途径，需要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、因事制宜。如今，人们对馆藏展示、静态呈

现等传统遗产保护方式愈觉乏味，对特征模糊、内容贫瘠的文旅项目望而却步。因此，本文从遗产旅游角度切入，

旨在分析遗产资源与文旅开发间的内在关联，从而探询充分利用遗产资源打造精品文旅项目的路径，进而推动大运

河文化带建设的高质量发展。 

一、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可行性分析 

（一）遗产资源的分级化管理 

作为“我国唯一‘在用’的巨型活态世界文化遗产”，大运河遗产资源具有类别多样、数量丰富、历史悠久、分布广泛等特

点，对其开发需要兼顾保护、传承与利用的关系。笔者以为，按照资源现存情况、自身特性与发展潜力分析，可将大运河遗产资

源开发分为科学保护、活态传承、文旅开发三大类。 

科学保护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基础。要以最高的标准、最严的要求加强对运河遗产的保护。正如学者所述：“以大运河河

道为中心线，外扩 30-80m 范围内，既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区与缓冲区，也是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的核心保护范

围。该区域以遗产与生态保护为主，部分区域可适当开展游憩活动。”（张飞等.大运河文化带游憩空间范围及层次研究[J].地

域研究与开发，2019〈6〉.）该区域既是大运河自然生态区，也是大运河遗址区（如码头、堤岸、古桥、临水建筑等），既关乎

大运河环境质量，也体现大运河遗产保护水平。一方面，该区域要避免过度开发，需组织专业人员对沿线遗产资源进行地毯式调

研，摸清底数，建立档案，完善大运河数字资源库，实现分级分类管理，保证自然环境与人文遗产的原真性、完整性、系统性。

特别是针对亟待保护的遗产资源（如大运河断流区域、遗迹暴露点）要实行“网格化管理”，实现责任精准、分工明确、措施有

力。另一方面，保护并非封存，可采用非接触或限制接触的方式利用核心区遗产资源。例如，可将游客不便靠近的码头遗址作为

灯光秀舞台，结合游船线路，打造水上夜景观光项目。 

活态传承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桥梁，连接历史的记录与活力今朝的创造。可从内容与方式两个层面入手。现有针对活态传承

的研究多指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手工艺，忽视了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。究其根源，是人们未能意识到，大运河文化的主体就

是运河居民。当地居民对遗产的感情与认知是外人难以取代的，其先辈是遗产的创造者，自身是遗产形成的见证者、参与者和传

承者。因而，活态传承的内容要强调全面性，不仅包括代表性工艺，更涵盖大运河沿线百姓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家园。例如在城市

改造过程中，要充分考虑大运河畔居民的生活习惯，当前惯用的“大规模迁出原住民的方法既破坏了遗产点周围的原始建筑又

容易出现集体记忆的断层，造成历史记忆的丢失。”（孙威，林晓娜等.北京运河文化带保护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研究[J].中国

名城，2018〈4〉.）在传承方式上，一方面，传统的家族与师徒传承受到现代社会职场、产业化、效率、专业教育等要素的冲击

而岌岌可危；另一方面，针对传承方式的分析大多着眼于“博物馆”“传承人”“社会组织”等单一要素，整合研究有待深化。

活态传承的方式应强调平台整合与受众参与，从而实现全民共创的目标。前者应整合政府引领、企业创新、科研保障、河畔社区

实践、产业循环、大众传播等功能；后者应兼顾遗产特色和受众需要，打造独具吸引力的文旅产品。 

在大运河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过程中，目前创新性项目数量还比较少。特色是文旅开发的核心与前提，也是文旅项目生命力

的来源，既要立足资源本身寻找特色，也要契合市场需求定制化开发。大运河沿线众多遗产资源的文旅开发，不能过度追求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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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度、经济效益、求新求异，只能在兼顾保护、传承与利用的基础上加以开发。面对大运河不同种类、不同现状、不同特点的遗

产资源，可以采用逐级开发策略，即在对大运河沿线资源系统梳理的基础上，将其分为限制性项目、沉浸式项目、亲子型项目等。

例如，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（灯光投影、修复重建等）再现已经消失的运河景观，采用限制性观赏方式（人流量限制、无接触观

赏等）呈现重点保护的遗产资源，打造原生态沉浸式运河街区。 

由此可见，分级化管理旨在全面整合大运河遗产资源，精准协调保护、传承与利用的关系，系统规划文旅发展方向。文旅开

发是运河遗产科学保护、活态传承与有效利用的具体途径，也是一种统一规划下的市场行为，以受众参与度为风向标，因而在明

确资源类别与特点的基础上，还要结合市场需求打造开发项目。 

（二）文旅项目的定制化建设 

文旅开发如同“带着镣铐跳舞”，既有束缚，又需绽放。一方面受到资源类型的限制，不能生搬硬造，避免产品“四不像”

的尴尬；另一方面要夺人眼球，将特色资源转化为优势产品，促进经济发展，提升地域知名度。由于大运河开发还需兼顾保护、

传承与利用的关系，因而其文旅建设更强调精准到位，既不能损害脆弱的遗产生态，又要实现产业振兴、经济发展、文化呈现等

目的。 

文旅开发由具体项目构成，文旅项目又与地域资源（特别是首要资源、特色资源）和市场需求产生联系。当前我国文旅开发

水平良莠不齐，部分文旅项目或未能契合市场需要而血本无归，或缺乏特色、同质化严重，难以获得持久生命力。因此，如何精

准捕捉并利用特色资源、有效把握并融入市场需求、全面兼顾并发挥遗产优势，成为大运河文旅项目打造的目标，定制化策略正

是可供借鉴的发展路径。 

不同于传统“生产—消费”的单向线性过程，定制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向互动。定制化“整合协同”的内涵，契合大运

河建设兼顾保护、传承与利用的特征；“双向互动”的特点顺应大运河文旅市场发展趋势；“物尽其用”的要求符合大运河资源

使用原则。因此，大运河文旅项目定制化建设具体可分为遗产资源的定制化利用、市场需求的定制化分类、拳头产品的定制化设

计。 

遗产资源的定制化利用，前提是分级化管理，不同类型的遗产资源有其自身特点和可利用方面，需要通过精准分类、科学管

理，实现保护、传承与利用关系的平衡。例如，塘栖古镇具备京杭大运河南源首镇与杭州近郊的区位优势，该地文旅项目既要突

出“南北互通”“南国风情”特点，也要满足杭州本地客源的个性需求。市场需求大致可按照外来游客与本地居民加以划分，领

略地域风光、品尝特色风味、参与民俗活动是外来游客的主要期待；提高家庭收入、完善医疗教育交通等保障、实现身心休闲是

本地居民的核心诉求。拳头产品的定制化设计是集中优势资源打造金牌文旅项目，通过点状突破呈现地域特色、提升区域知名

度，进而完善文旅产业链。拳头产品既是对特色资源的物尽其用，又需具备协同衍生的潜能，可作为文旅项目打造的第一步，其

内容也是不断完善、深化、丰富的过程。以大运河研学项目为例，在满足青少年走出教室、亲近运河，实现寓教于乐与素质教育

目标的同时，也将大运河沿线遗产资源串联成线，完善了餐饮住宿、活动空间、游乐项目等文旅基建设施，从而为亲子游、近郊

游、组织团建等文旅活动的衍生奠定了基础。 

综上所述，文旅项目定制化建设立足大运河遗产资源兼顾保护、传承与利用的特性，对标市场需求，优化资源组合，旨在实

现最大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效益，让遗产资源真正融入现代文旅产业，从而获得无限生命力。近年来，大运河沿线地区逐渐意识

到文旅开发与遗产资源利用的紧密关联，部分实践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前瞻性，为遗产旅游驱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经验

借鉴。 

二、以杭州、扬州为例的典型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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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与扬州皆是我国大运河沿线重要节点城市、大运河建设的先行者，大运河杭州段与扬州段都拥有丰富的遗产资源、具备

较好的遗产旅游开发条件。分析这两个城市在大运河遗产资源保护与文旅融合方面的做法，具有典型意义。 

（一）杭州：京杭运河最南端，通江达海由此行 

杭州市的大运河遗产保护与文旅开发工作始终走在我国前列。在遗产保护层面，2010 年杭州率先开展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

保护条例立法调研；2017 年 5 月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形成的《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正式实施，成为大运河沿线

27个遗产城市中的第一部运河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；2020 年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《浙江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

保护条例》，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省级地方性立法。在旅游开发层面，2004 年 10 月，杭州市京杭运

河“水上巴士”正式开通，杭州市水上观光巴士成为全国首家经营水上公交的企业，杭州段也成为了京杭运河水上旅游最发达

的区段。完善的遗产保护条例、丰富的文旅资源与广大的市场需求，为大运河杭州段遗产旅游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该地区遗

产旅游特点主要体现在“博物馆群的活态传承”“运河与城市交融的市井气息”“运河、西湖、良渚等遗产点的互动”等方面。 

以“博物馆群的活态传承”为例，在拱墅区拱宸桥附近，坐落着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、刀剪剑博物馆、扇博物馆、伞博物

馆、工艺美术博物馆、手工艺活态馆等众多国字号博物馆。与传统偏展示类的博物馆不同，聚集在大运河杭州段畔的博物馆群具

有以下三类特征。其一，与大运河（特别是遗产资源）联系紧密，或为大运河主题，如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；或设立相关主题，

如手工艺活态馆参与“2019 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系列活动”，以非遗文化沟通南北。其二，活态传承、互动体验。例如，

刀剪剑博物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”与文创产业相结合，推出实用又美观的工艺剪；又如，工艺美术博物馆

开辟了第二课堂互动区，可展开丰富的工艺体验活动。其三，全民参与、融入生活。除了上述国字号博物馆外，杭州段大运河畔

还聚集了一批“微型博物馆”“传承工作室”与专题博物馆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好去处、社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以上

博物馆群与大运河遗产资源联系紧密，成为大运河遗产资源保护、展示、传承、利用的平台，并通过互动体验、研学项目、社区

活动等方式推动大运河杭州段遗产旅游发展。当然，大运河杭州段遗产旅游也存在发展不均衡、文旅内容单一、协同性不足等问

题，具体的如运河余杭段沿岸开发程度整体较低，拱墅段资源多呈点状分布、缺乏相应的主题连线，下城段遗产资源与现代产业

的结合度有限等。 

（二）扬州：中华运河第一锹，烟花三月下扬州 

大运河扬州段，是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大运河中开凿时间最早，沿用时间最长的河道之一。其遗存包含春秋、东晋、隋唐、明

清、现代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重要元素和信息。这使得扬州成为世界上最早的、也是中国唯一的与古运河同龄的“运河城”。扬

州市政府高度重视运河保护与开发，从律法制定、行政管理、产业引导、品牌打造等维度助力大运河建设。以制度保障为例，扬

州市旅游局曾结合扬州城市旅游发展现状制定《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》等。扬州旅游业发展也紧紧围绕大运河展开，以

《扬州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 2009—2030》为例，扬州市旅游发展总体布局为“一城一轴四片”。其中“一城”为扬州主城区，

是扬州市旅游资源最为集中、丰富的地区，也是大运河扬州段文化遗产密集区域，几乎涵盖了大运河扬州段城区内的大部分遗产

点。“一轴”指古运河和大运河，两条河道南北贯穿扬州全市，成为串联城区文旅资源的天然游线。悠久的历史、系统的引导、

丰富的资源，为大运河扬州段遗产旅游开发提供了充分的前提，该地区遗产旅游特点主要体现在“物质遗存品类几乎涵盖大运

河文化遗产的全部元素”“盐商文化盛极一时”“历史变迁动态呈现”“古镇码头分布广泛”等方面。与此同时，大运河扬州

段遗产旅游也存在知名度不高、缺乏拳头产品、非遗传承乏力等问题。 

由此可见，杭州与扬州针对当地遗产资源转化利用的挑战，可采用上述遗产资源的分级化管理与文旅项目的定制化建设策

略。以扬州如何打造遗产旅游拳头产品为例，一方面，从全域视角出发，通过分级化筛选，挑选出最具影响力且具备关联性的遗

产资源；另一方面，结合市场需求与资源特点，有机组合资源点，形成主题游线、代表项目。例如，可结合水上游览路线、盐商

文化遗产与水利遗址，打造“盐说运河”主题文旅项目，让人们通过食盐的视角，见证扬州段运河昔日繁华、扬州城旧日风采、

扬州工匠的非凡智慧，从而提升对大运河扬州段遗产资源的利用，推动扬州段遗产旅游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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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 

伴随我国物质文明持续丰富，能否提供优质的文旅产品成为满足大众文化需要的重要指标。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中国声音、

坚定文化自信，是我国对外开放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，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。文旅融合发展、乡村振兴战略、海上丝

绸之路交流合作等时代命题，契合我国社会转型、产业优化升级的目标，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出新要求。 

遗产资源是大运河的首要资源，由于其特殊性，需要兼顾保护、传承与利用的关系。只有通过分级化管理与定制化建设才能

同时达成科学保护、活态传承、物尽其用的目标，从而推动大运河遗产旅游与文化带高质量建设，进而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精神

文化产品、丰富并具象呈现中国文化内涵，最终实现促进我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人类文明存续之目标。 


